《楞严经》第15课
（听打稿，仅供学习方便）
今天我们讲《楞严经》。
明天没有课，然后星期一、二、三，这三天的话讲《如意宝藏论》。然后后面的三天就要讲《楞严经》。
还有从星期一开始，我们这个《佛子行》的注释，我想每天都是5到10分钟，稍微前面就是给大家读一下。虽然那个注释的传承没有，根桑秋札的《佛子行》传承我没有，但是我想我们辅导也好，稍微学习一下可能好一点。所以我也想到时候给大家读一下，然后希望堪布、堪姆的话也给下面再读一下，如果没有时间广泛发挥的话。
这是我们今年，想把这三部论，能不能学一下？这是我在翻译过程当中的一个发愿。当时想：这个论典如果大家都能学的话，多好啊！一直是这样想。这次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可能没办法细讲，但是只是给大家稍微读一下，然后再可能给大家稍微、有时候是给指点一下，可能这个有必要的。
还有我们解缚咒的话，有些没有念完就还继续念，我也这次翻译出来。又重新翻译了一个，因为98年的时候翻译了，但那个时候的翻译风格和现在有点不同，所以说现在再次翻译。那这样的话，以后把它当做自己的一个护身，护身戴着也好，护身法也好，护身咒也好，这个很重要的。
每个人你既然到了这个地方的话，应该要得到一种法。那得法的话，并不是光是听一下，然后辅导一下就可以了，应该是终身要用。
而且我们每个人弘法利生和自己闻思修行的过程当中都非常重要，现在这个末法浊世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个护身的或者是没有一个保护的话，很多人的修行要善始善终也有一定的困难。这样的话，解缚仪轨的话，大家都要好好的受持，对吧？
还有一个事情，都忘了，那没事了。
接下来我们现在开始学习《楞严经》。
这个《楞严经》对我来讲也可能不是特别的熟悉，以前自己只是看过部分的内容，好像也不是那么的细致。所以也许可能讲的不一定是对的，如果不对的话，你们也可以到时候指正。确实任何一个法没有传承的话，有时候是可能会难免发现有些问题。
但不管怎么样，我有藏文的对照，而且藏文翻译的也是非常好，所以汉文里面有一些不是很清楚的，在藏文当中翻译的相当好。这个当时记得是章嘉国师他翻译的，好像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这次，大家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认真地看，然后自己也去好好地思维，包括我们讲考者没办法每天都来，但是没有来的那些人的话，也要包括笔记也好，还要自己做记录，这样的。然后我们遍地开花的时候，有时候是可以当天的，有时候是可以前一天的。这样的话，大家都有一个，应该比较重视的一个作用。这个一定要大家要重视起来。
希望我们每个人这部经学完了以后，自己以后给别人弘扬的话，应该没有多大的问题，应该这样的。像我们以前讲的《法华经》、《维摩诘经》这些的话，后来很多人也是在给别人传授，传的效果也是不错的。
所以我想我们很多人即身当中也有机会弘扬这部法，尤其是在内地的话，确实大家都知道这个《楞严经》，应该说是在某种意义上，人们是特别特别有信心的。古大德们传这部法的人也特别多。当然现在的话，确实是，真正讲经说法的，尤其是讲大经大论的这个高僧大德也日益减少。那么以后我们每个人也有这样的一种责任，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发愿：我在有生之年当中一定要弘扬这部法，哪怕是一个人，我要去讲这部法。每个人应该带着这样的一种发愿。
不管你是居士、出家人，都应该可以的。佛经里面并没有说只能出家人才可以传，在家人不能传，也没有这么说。在历史上的话，如果你没有懂的话，实际上出家人也是不允许的。如果懂的话，应该作为在家人也有这个机会。这个机会是很难说的，现在你觉得：啊，对我都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以后也许有这种机缘。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佛法可以说算是一种比较接近隐没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应该——哪怕是一个人、十个人，给他们要讲述这样的法，那非常重要的。
所以大家要带着这样的一种发愿，带着这样的一种发心来听闻。
那么我们现在这部《楞严经》，大家都知道，前面讲到了当时波斯匿王迎请（佛陀等）的过程当中，阿难当时化缘去了，后来遇到摩登伽女。之后，阿难也是通过文殊菩萨的加持力，没有破戒。并且的话，阿难更加想修行：光是依靠声闻乘的一个清净行为的话，可能不行的，一定要了达心性。
自从那个因缘开始，我们前面就是讲到了七种征心。七种征心的话，当时我记得讲的时候大家都有一种觉悟，尤其是破妄心方面，破除虚妄心方面还是很有帮助的。然后现在要见真心，一般禅宗大家都知道破妄心，现在我们中观来讲的话，破世俗的这种现象，然后认识胜义谛，或者说认识真心，这个方面。那认识真心的话，交光大师[footnoteRef:1]等他们认为应该归纳为十个见性，首先“见”是自己的心，不是眼睛。然后见性不动、见性不退、见性不失等等，后面讲了十种见性。 [1:  明朝北京人，为官府子弟，名真鉴，因阅《楞严经》有悟，遂入佛门，修心参禅。后离京都，驻锡上党，安身于北天河村东山窑洞中，一住二十余载。其间，潜心修行，呕心沥血，新注《大佛顶首楞严经正脉疏》，拨乱反正，楷定古今！] 

其中见性不动里面，前面讲了一部分。昨天前面憍陈如，他曾经证悟空性或者获得阿罗汉的时候，通过“客尘”两个字而开悟的。这个道理前面已经讲了。
然后佛陀对此也是认可：“如是，是的，是的，就是这样。”这个“如是”的话，藏文当中（师念藏语）有两个如是、如是，好像语气上：是的，是的，就是这样。佛陀也是已经同意这样的见解。
那么今天的话，先讲外境不动，然后内身体不动，从这个方面来进行介绍。
即时，如来于大众中，屈五轮指，屈已复开，开已又屈，谓阿难言：“汝今何见？”
在这个时候，大慈大悲的佛陀、如来“于大众中”，与所有的四众弟子当中，“屈五轮指”，就是屈捲，也就是昨天我们说把那个手指——因为五轮的话，大家都知道佛陀的脚掌也有千辐轮，手掌当中也有千辐轮，所以这个千辐轮的五指，也可以说是屈五轮的指，也就是具有轮的指，开始屈收或者屈捲，也可以说先把这个手做这样的拳头，然后屈完了以后又复开，握住这个拳头之后又开始展开，又松开，这样的。
昨天前面先用拳头来直指的，后面讲第二个问题的时候佛又伸开，把这个五轮指这样展开。这次的话他先屈握，然后又展开，展开完了以后又开始屈捲，又开始握拳头。
这样以后，问阿难言：“汝今何见？”这样完了以后，你见到什么？比如说我们自己也在想，一个人，先把手做拳头，然后这样展开，然后又开始这个拳起来又这样展开，又开又合。这样的话，如果我们是当着阿难的面，就问他：“你见到什么？”那我们可能会说:“我见到你的手又屈卷、又展开。”我们可能也会这样说的，对吧。
其实前面也讲过，这是一种表示法，佛教当中的表示方法，比喻方法是很重要。作为利根者也好，或者说是中根者的话，好多都是依靠这种表示方法，自己认清自己的这颗心。当然我们有些凡夫人的话，不管是表示也好，讲比喻也好，或者是做任何事情的话，好像也就是没有什么感觉，没有什么感受，有这个可能性的。
但是在这里，佛陀当时是依靠这种——跟刚才前面的这种表示方法有点不同，这样来问阿难尊者。
阿难言：“我见如来百宝轮掌，众中开合。”
那难尊者马上回答：“我已经亲自见到了，见到什么呢？见到如来正等觉您的这个百种珍宝的轮掌。”
刚才讲的就是千辐轮的这种轮掌。“在众中当中，在四众弟子当中的话呢，又开又合，又开又合，我就只见到这个。”
阿难说的也是是实在的，确实也是，他也没有见到什么其他的，只是把手指这样的。我们可能作为阿难的话，也会这样答，刚开头的时候我们也会这样说的。
佛告阿难：“汝见我手，众中开合，为是我手有开有合？为复汝见有开有合？”
佛陀问阿难尊者：“你见到我的这个手，在四众弟子当中，是又开又合，是吧？又开又合？这样的话，那是不是我的手也又开又合？你的‘见’是不是也又开又合？”
他就问，你见到了这个，是吧？你见到了这样的话，那我问你，问什么呢？“我的手开合还是你的‘见’开合？你的‘见’开合，还是我的手开合？”
这样问的。然后阿难尊者回答。
阿难言：“世尊宝手众中开合， 
阿难说的也是对：“我见到释迦牟尼佛的宝手，在我们这样的众中当中，有开有合，有开又合。”
我见如来手自开合， 
“我见到如来的手开和合”，
非我见性有开有合。”
“你的手确实是，因为你在众中当中，这个手有开有合，这个是已经见的，我见到的也是如来自己的手在我们众中当中是开和合，这个是真实的。而我见性并没有开合。”
当时阿难在这个问题上面，他并没有完全的明白。
这里说是见性，很多见性翻译成藏文的时候，都没有单独讲这个见性。汉地的有些大德，对见性也有不同的一些解释。但我们翻成藏文的时候，说：“我看到如来的这个手，有开合的，有开有合，然后我的‘见’没有开合。”并不是说我的“见”有开有合的。
这个时候阿难，其实他接近，怎么讲？也是稍微有一点接近这方面的一种开悟。但跟如来的这种说法，如果是我们的话，不知道，我们怎么回答？大家也在这样想。
佛言：“谁动？谁静？”
佛陀告诉阿难，那我问你：“到底是谁在动，什么在动？什么在静？”
现在佛陀又把这个问题从动和静方面来讲。其实这个是动和静的一种直指法。刚才是开和合这个问题，但是一下子佛陀问什么是在动，什么是在静。
禅宗的很多道理，实际上是没有逻辑的。包括我们大圆满，有时候密宗的开示，密宗的一些指示和教言，有时候并不是按照特别顺畅的一个逻辑给你建立一种模式，不是这样的，它完全是有一种超越性的。这样的话，我们藏地有时候，比如说有些老的上师，说话有点前后特别，怎么讲？就是前后不顺呐，或者说是逻辑不明显的时候，也带有一种讽刺性，也带有一种清净观：哇，那个已经是大成就者了。因为大成者的思维比较超越。
现在可能很多年轻人，有些人是很希望特别顺畅的逻辑，尤其是西方哲学家的话，他一定要一环扣一环这样的一个逻辑。
但是禅宗古大德的话，有时候我们看到他们的故事的时候，好像为什么是这么超越？包括有一些上师们，讲课也好，或者是有些思维模式，一般都很难接受，有这种情况。
所以你看佛陀在这里，刚才正在讲开合的时候，突然，佛陀告诉阿难尊者，到底是谁在动？谁在静？
阿难言：“佛手不住， 
阿难马上回答：“佛手不住”，不住就是动的意思。佛的手肯定在动，因为刚才开和合。
而我见性尚无有静，谁为无住？”
“我的这个见性，我的‘见’尚且没有静，怎么会有无住？或者是动摇呢？”
后面的这句话，佛的手，他认定是外境的法，所以没有安住，动摇，这个外境是动摇的。
我“见”，就是我的这个心，这里其实我“见”就是能见佛手的这个心。因为昨天我们前面已经讲了，这个“见”者并不是眼睛，是心，是吧？那这样的话，这个“见”者尚且没有静，没有静的话，静没有的话，怎么会是有无住，怎么会是有动？意思就是说，我的这个“见”，也就是我的心，静也没有，动也没有，远离二种戏论的。
在这个当中，主要讲到了一个，就是阿难他自己跟佛陀汇报的时候，应该考试算是比较及格了，他也比较聪明。因为前面佛陀问，他按照他的想象来说的话，可能是吃亏的。所以他这次就用比较巧妙的语言，说佛陀的这个手可以是有动的，但是我的这个“见”呢，就是动也没有，静也没有。其实意思就是说自己的心确实是超越一切动静、一切是非、一切有无、一切戏论等等。这样的一个道理，给佛陀这样的请示。
这样之后佛陀也是回答，因为他接近真理，适合真相。
佛言：“如是。”
这样的时候，佛陀说：“没错，没错。”
阿难你现在乖了，不像刚刚开始那么固执：“是这样，是这样。”
这是外境动、不动。这里的不动，外境可能会，因为佛陀的手一直认为在动，带来的内心，这个心——见者，远离了动、不动，这样的一个道理。
在这里指示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也是一样的——不管是在哪里，包括同行道友之间也好，或者是我们见到佛像也好，我们见到高僧大德也好，那个时候，我们经常看到可能是他的不同的行为。或者是在他的行为上有好或不好的；或者听到的，好听和不好听的；或者是看到白色和黑色的，凡是相对的很多现象在我们眼前浮现或者是在耳边响起的时候，我们如果以这个外境的因缘，作为一种助缘，自己的内心远离这些边，比如说我看到一个上师，有时候看到他的手也好，他的脚也好，有时候动摇、有时候不动摇，在我的眼睛面前，它可以动摇、不动摇，都可以看得出来。
这样动摇和不动摇其实是一个相对的行为。这些相对的行为，只是一个外境，应该算是——不是很稳定的行为。依靠这种因缘，自己的内心实际上确实是远离动和不动。如果懂得这样，当时佛陀给阿难说，阿难认识本心，也就是大概这样的。
因为如果我们从逻辑上看的话，自己的心确实也是，并不是随着外境——佛陀手的开合而去的，因为我们心的颜色、形状全部都没有，包括它的本体也是没有的，这个如来藏的本性是远离一切思维和言说的。这种现象，通过这种因缘的话也是可以通达的。这个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对吧。
在这里，阿难给佛陀说的一个道理，那么下面说。
如来于是从轮掌中飞一宝光在阿难右， 
佛陀手掌当中又飞出一个珍宝式的光芒，这个光芒刚好是，怎么说？就是这个光射出来，射到阿难的右边去了。
即时阿难回首右盼；
然后阿难马上往右边看一下，因为佛陀的手掌当中“嗡”就来了一个光，这个光直接到阿难右边的时候，阿难往右边看一下。
又放一光在阿难左， 
然后又放出一个光，这个光又射到阿难的左边去了。
阿难又则回首左盼。
刚才是右边看，现在是往左边看。
阿难毕竟是他还没有开悟，我们有些人也是这样的，旁边稍微有一点声音，包括听课的时候也好，或者是念经的时候也好，有些可能真的是——头一直这样转来转去，可能在他面前佛陀的光也是不断的射来。这样的，一直不能安住。
佛告阿难：“汝头今日因何摇动？”
佛陀说：“啊，你怎么，为什么今天头这样动来动去的？为什么这样动摇？”
阿难言：“我见如来出妙宝光来我左右，故左右观，头自摇动。”
阿难说：“我不是那个好好地坐着的，但是如来你发出各种各样的光芒，见到如来手里面的宝光，一会就是射到我的左边，一会射到我的右边。所以我实在是忍不住，我的头也不得不往左往右，就是这样的东看西看。”怎么讲？就是左看右看，他就不得不这样。
这个是，阿难也是把自己真实的一个情况跟佛陀汇报。
在佛经当中，有时候没有主语，这个时候应该是佛告诉阿难。
“阿难，汝盼佛光左右动头，为汝头动？为复见动？”
佛陀告诉阿难尊者：“阿难，你看左边也好，右边也好，看这种佛光，然后头也是往左、往右这样的动摇。这样的话，那就问你一个问题，问什么问题呢？你的头在动摇？还是你的‘见’在动？”
佛陀故意把光射出来，让他不能安住。然后现在问题就来了：你现在这个头，左看右看的话，那到底是你的头在动还是你的“见”在动啊？“见”动还是头动？
原来两个和尚辩论的时候，幡动还是心动？有这样的辩论[footnoteRef:2]。这里佛陀问阿难，你的头在动还是见在动？你们自己也想一想，如果我们平时也是这样动来动去的时候，有些人问你的头动还是“见”动的话，那你怎么回答？ [2:  《六祖坛经》自序品第一：“一日思惟，时当弘法，不可终遁。遂出至广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师讲涅槃经。时有风吹幡动。一僧曰风动，一僧曰幡动，议论不已。惠能进曰：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一众骇然。”] 

有时候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确实需要灵活的回答。今天的时候我们这边也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我看到这个问题问得比较——有个人问得比较尖锐，然后我中间出来，给他问一个尖锐的问题。具体我不说，让你们自己猜。
佛陀刚才问他，你的头在动还是在心在动，或者是“见”在动，就是这样的。
阿难尊者回答说。
“世尊，我头自动，而我见性尚无有止，谁为摇动？”
“世尊，我的头在动，因为佛陀的这个光芒实在是太那个了，所以我不得不动。但是我的‘见’，你刚才问我那个见性，‘我见性尚无有止’，我的见性没有静止的话，‘谁为动摇’？怎么会有动呢？”
其实阿难尊者也是一个很巧妙的回答。什么巧妙的回答呢？我的头是动的，身体是动的，这个他承认了。但是我的心的话，连不动都没有，怎么会是有动？因为动或不动是观待而安立的。观待安立的话，我的心本来是空性的，我的“见”本来就是空性的，静止也是没有的话，那它怎么会有个动？动和静应该是互相观待而安立的。
如果一者没有的话，另一者不可能有，就像父亲和儿子也是观待而安立的，左和右也是观待而安立的。如果我的这个心是静止的东西，那静止东西，那观待它的有一个动摇的、运动的东西，也许可能是存在的，但是我无论怎么样去观察的话，我的心不可能找到微尘许的一个静止的东西。如果这个静止的东西也是找不到的话，那观待它的这个动摇，那在这个世界上，跟龟毛兔角一模一样，根本是找不到的。这样一来的话，我的头是在动，但是我的“见”就没有什么可动摇的。
这也是一种开悟的表现。我看到有些禅宗大德的话，在这个时候讲了一个无业禅师的故事[footnoteRef:3]。无业禅师实际上他从小善根特别好的，从小就出家，后来在一个禅寺里学习大乘佛法。从小善根特别好，后来主要弘扬，弘扬什么呢？弘扬《涅槃经》，经常讲经说法。 [3:  汾州(今山西汾阳)无业禅师,马祖道一禅师之法嗣,商州(今陕西商洛一带)上洛人,欲姓杜。其母李氏怀他之前,有一次做梦,听到空中有个声音问她:“寄居得否?”她答应了,醒来后不久就怀孕了。无业禅师诞生的那天晚上,神光满室,众人皆异,谓此子必非常人。无业禅师幼年时,即与平常的孩子不一样,“行必直视,坐即跏趺”,从不跟其他的孩子一起嬉戏。九岁时,无业禅师便依开元寺志本禅师学习大乘经典,象《金刚》、《法华》、《维摩》、《思益》、《华严》等经,无业禅师皆一目十行,讽诵无遗。无业禅师十二岁落发,二十岁从襄州幽律师受具足戒,学习《四分律疏》,刚一学完,他就能够敷演宣讲。他经常为僧众宣讲《大般涅槃经》,冬夏无废。] 

我看古代的很多禅宗大德也好，净土宗的大德的话，确实他们还是特别弘扬正法，尤其是讲经说法方面，汉地就是《涅槃经》、《法华经》、《维摩诘经》，还有《金刚经》、《药师经》，包括这个《楞严经》，这些经典，确实，一看他们的故事的话，讲经的人特别多。
现在寺院里面的话不知道多不多，我希望我们以后，在这里我跟大家也讲了，如果稍微自己有因缘的时候，不一定待在这里，还是要去一些寺院里面去。去寺院了以后，光是建寺院，建寺院也是可以的，建个佛像，建个佛塔，建个什么那个的话，也可以的。但现在可能建筑也不是那么的方便。最主要的话，建这个正见，就是讲经说法，这个是——哪怕是一个小庙、破庙当中的话，有一个真正的、十几个人好好闻思的话，也是可以的。如果没有的话，确实有点可惜。
因为我们有些人他自己从小的这种习气是很重要的，有些是真的是从小都是好好的闻思修行的话，一旦他有机会的时候，都去弘法利生，以讲经说法为主的。
当然讲经说法的话，有些是自己一点资格都是没有，但是爱夸夸其谈，这个也并不是很好的。确实自己的相续，完全都是被名闻利养所染。在表面上就是装模作样的，讲这个讲那个，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什么事情都是没办法面对。所以这个事情也不大赞叹。所以自己一定是远离了世间八法，不敢说是100%远离了，但是至少是讲经说法和做这些不是为了名声和财富、地位，只是一心一意为了利他的。那这样的话，哪怕是一个小的道场，一个小的精舍里面，确实很需要——现在的众生真正是缺少甘露妙法的水，大家都是日日夜夜的在干涸当中挣扎，但实际上真正得到这样的甘露妙药的也是不多的。
如果我们首先心里没有这样的准备，以前也看到过有一些人，一直没有闻思，基本上是搞一些世间法，后来出家了以后，各方面的因缘福报很不错的，接好几个寺院，但是接好寺院的话，经常是把寺院里面的一些收入做投资，开发一些软件或者是开房地产。
凡是这个所谓的寺院，有这个福报的钱财的话，都不会用在弘扬正法方面，只是做一些显像的慈善方面。这并不是很乐意的。
就像刚在正在讲公案的时候，这样传开去可能不是很好。
我正在讲无业禅师的公案，他是讲《涅槃经》，很了不起的。但后来他去马祖禅师那里，刚开始去的时候，可能无业禅师身材魁梧，他声音洪亮，很有福报、很庄严的一个人，但是马祖禅师对他有点看不起，说你这个巍巍经堂里面没有佛像，没有意思。好像是说你没有开悟的意思。他们这样说来说去，后来无业禅师希望给他传，西方传来的印持法，也就是说窍诀法给他传。当时马祖说我正在忙碌、热闹当中，现在没办法，“且去别来，别时来”，就是你走，不要来了，我现在忙着，你就走。然后无业禅师也没办法的，然后他就走了。他走的时候，突然喊他的名字，然后他回过头来的时候，马祖继续说：“是甚么？”就这样一句禅话头，这个时候，他当下就开悟了。后来他特别感恩马祖禅师[footnoteRef:4]。 [4:  《禅宗故事大德》：无业禅师后来听说洪州马大师禅门鼎盛，特地前往瞻礼。无业禅师生得身材高大，站立如山，声如洪钟。马祖一见，便觉得他不同寻常，于是笑而戏之曰：“好一座巍巍佛堂，只可惜其中无佛！”
   无业禅师一听，连忙向马祖顶礼道：“至如三乘文学，粗穷其旨。尝闻禅门即心是佛，实未能了（对于大小三乘的经文义学，我略知其大旨。我曾经听说禅宗宣扬即心即佛的道理，对此，我尚未明了）。”
   马祖道：“只未了底心即是，更无别物。不了时即是迷，若了即是悟。迷即众生，悟即是佛。道不离众生，岂别更有佛。亦犹手作拳，拳全手也（你就去体究这个未了的心即是，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了。不明白自己的心就是迷，明白自己的心就是悟。迷就是众生，悟就是佛。道并没有远离众生，除了心之外，难道还有别的佛吗？这就象握手成拳，拳的形状虽然与手掌不一样，但拳当体还是手掌）。”
   无业禅师又问：“如何是祖师西来密传心印？”
   马祖道：“大德正闹在，且去，别时来（大德！你心里正喧闹得很，一点也不安宁。先下去，改日再来）。”
   于是无业禅师开始迈步向外走，这时马祖在背后大声招呼道：“大德！”
   无业禅师一听，连忙回首。马祖问道：“是甚么？”
   无业禅师言下豁然开悟，于是不停地礼拜马祖。] 

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就是可能，不给你传法，然后“你回去”，说的难听一点，就是：“你滚出去！”这样的。他回过头来，后面喊他：大德，什么喊他，然后他回过头：“啊，说什么？”这句话让他已经开悟了。
也许可能他回过头，就是刚才阿难也是东看西看，这也是直指心性。或者说是我们平时看别人，自己回过头，或者是这个时候，也许可能会有这样，比如说你们待一会下课的时候，后面突然一个人喊你:“什么,什么”。然后你就吓一跳，往后一看，哇，已经当下开悟了。
或者是，现在不是下大雪，大雪里面突然就滑到了，跌倒在地上，然后站起来的时候已经不是凡夫人了，有这个可能。（师笑）
所以说，不要故意滚下去，不然的话,到时候更……。
这个时候，刚才阿难不是说，我的心连静都没有的话，那怎么会是有动呢？
佛言：“如是。”
这句话说完了以后，阿难尊者的这种见解，佛陀也是认可，说：“是的，是的，如是，没有错。”所以现在阿难好像佛陀对他越来越好。
下面讲一个总结性的开示，也是一个指点。
于是，如来普告大众：
如来对所有的人，不仅仅是阿难，对所有当场的四众弟子这样说的。
“若复众生，以摇动者名之为‘尘’，以不住者名之为‘客’。
因为前面的“客”和“尘”已经做了一个介绍。下面的话，大众当中有些可能对“客尘”两个字的道理没有明白的。因为前面憍陈如是因为“客尘”开悟的，但是其他的听众当中，有些也需要用“客尘”来直指的。
那这样的话，他说：“以摇动者名之为‘尘’”。现在主要是动和不动。在这里，从某种意义看，动摇者可以命名为“尘”，动是尘。“以不住者名之为‘客’”，比较而言，“不住者”，前面是“动摇者”，然后“不住者”，不住实际上也是一个动摇，只不过是动摇当中的一个，比微尘可能稍微带有一种安静。一个客人和一个微尘的话，微尘借助风飘得比较快一点，这是我自己乱想的。但以不住者的角度可以安立为是“客”。
客和尘，佛陀是这样讲的，因为前面憍陈如用他的方式来解释“客尘”，然后佛陀以“动摇者”和“不住者”两个层面来解释客尘。
汝观阿难
佛陀又说：“你们看看阿难”。
头自动摇，见无所动；
“你们可以看看阿难，他的头一直在动摇，但是这个‘见’没有动摇，或者说是远离戏论的。”
又汝观我手自开合，见无舒卷。
“你们又观我的手，‘手自开合，见无舒卷。’”
这里佛陀自己给大众做一个展示，说：你们看看，刚才在大众当中，阿难一直在东看西看，实际上他的头在动，但是他的“见”没有动。然后我的手刚才一直也是给大家开合、开合这样的。但是我的手在动，我的心没有动，“见”没有舒展也没有卷曲，就是这样。
云何汝今以动为身，以动为境，
“那你们为什么，今以自己动摇称之为自己的身体。为什么以动摇称之为境？”
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这个刹那不停的躯壳，其实一直在动摇，包括我现在讲的时候也动来动去，很多人都看不顺眼，动来动去。那么为什么叫“身”？然后我们外面的这种外境，它也是运动性的，没有静止的。现在的有一些学者看的话，世界上所有的万物没有一个静止的，全是运动性的，物理学家也是这样认为的。
那佛陀说阿难的头是有动摇的，我的手是有动摇的，但是我们两个的心没有动摇的，对吧？没有动摇的。那，你们为什么自己的这个身体作为动摇的，为什么以自己的外境作为动摇的？
下面就是讲我们这个轮回里面，其实是没有认识自己心的本性的话，实际上是所有的众生因为失去了真心的缘故，一直漂泊在轮回当中。
从始洎终念念生灭，
“我们从无始以来，一直到现在，其实是我们的分别念，不断地有生有灭，一直动摇。”
因为我们分别念没有认识的缘故，一直动来动去，就是因为这样，又造业又开始流转。
遗失真性，颠倒行事，
“我们失去了这个真心，失去了这样的真有的、真正的本性。常乐我净，颠倒而行。”
失去的话，其实所有的失去当中，失去真心和失去智慧是最可惜的。就像《本事经》当中也是说：“失亲友财位，是名小退失。若失真圣慧，是名大退失”。[footnoteRef:5]失去的话，如果我们失去了亲友、财富、地位，这些都不算很可惜的，它叫做小退失、小失去。如果我们失去了真正认识自己的心的本性，或者说是真正的、智慧的、心的这种智慧，这个的话是个大退失。 [5:  《本事经》唐·玄奘译，第二卷：“尔时世尊。重摄此义。而说颂曰。如来不出现，世间诸有情。无救无归依，皆退失圣慧。失亲友财位，是名小退失。若失真圣慧，是名大退失。”] 

性心失真，认物为己，
“很多众生的话，该认识的不认识，自己的心性已经失去了真正的了悟。对外面的物质，就是认为已经实有的，把它当做是实有的，然后归为己有，产生我和我所执。”
轮回是中，自取流转？！”
“这样一来的话，我们众生一直在这个无边无际的六道轮回当中，自己自受，自己感受痛苦，不断地漂泊，始终没有得到解脱的机会。”
所以佛头沿着刚才阿难，他们两个的一种演戏，他们两个的一种展示，让阿难在中间动来动去。然后佛陀手中给他发光，以这样的一种景象，给大家指示。其实我们所有众生的心没有什么可动摇的，可是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真的很可惜的。我们在座的各位的话，如果早一点认识了心的本性的话，不可能是再漂泊于轮回，也不可能是我们现在感受如此剧烈的痛苦，还要漫长的时日当中也不断的流转，这个特别的遗憾。但因为没有认识，如果这一辈子我们没有认识，没有断除轮回的根本的话，我们就可能在轮回当中漂泊的时间，那是遥遥无期，应该说，就是无始无终的啦，特别的可惜。
所以说，为什么前两天也是跟大家讲，一定要，这次每个人都是有一种——觉得特别难得感，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虽然不是明显地说战争时代，饥荒时代。但是在某种意义上面的话，我们的整个生活的方方面面完全都已经改变了，在这个时候，什么事情会发生的话，谁也确定不了的。我们可能在一个信息比较封闭的一个山谷里面，也许大家都觉得说跟以往一样的，可能是正常的，也许是这样的。也许的话就刹那间变化，瞬息万变，一刹那间，有这样的。
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得到一些真正自己永远收藏的宝贝，这样的一种窍诀也好，这样的一种认识方法的话，那漂泊在茫茫的人海当中的话，不知道何时才能获得解脱。
所以每个人应该有这样的这种——哪怕是一节课也好，半节课也好，不要浪费时间，一定要珍惜。
因为任何一个东西当它拥有的时候，不知道它的价值；一旦失去的时候，那个时候很伤心的，但那个时候已经后悔莫及了。一定要注意。
这是我们前面十种见性当中的第二个已经讲完了——见性不动已经讲完了。
接下来第三个就是：见性不迁，见性无有迁变的意思。
楞严经卷二
尔时，阿难及诸大众，闻佛示诲，身心泰然。
这个时候，阿难和大众都得到了佛陀在前面，就是动不动，自性不动的道理讲完了以后，这样的教诲听到了以后，阿难为主的这些大众“身心泰然”。身心泰然的话，实际上，觉得特别，身心有一种——我们现在的语言来讲，好像有一种安全感，比较舒适。藏文翻译的是身心都比较舒服。不像前面一样的，前面的话佛陀也不认可，自己也好像没有什么——我们有些道友的话，比如说听到密法，虽然没有完全开悟，但觉得自己活着很有意思：“哇，确实是得到这个法，我特别特别的这种感恩，特别有意义的。”好像一种法喜充满的感觉。
所以阿难和他们当时的话，也是因为前面破除这个妄心，讲了七处（征心）。然后在这个直指心性的过程当中，也基本上是知道自己的心都是不动摇的，这个时候身心比较泰然。
念无始来失却本心， 
认识到这样的——他觉得从无始以来到今天，实际上是失去了我们自己的本来面目的这颗心。
妄认缘尘分别影事；
“妄认缘尘”，其实是攀缘这个“尘”，执着或者认知、攀缘外境，因为外境是虚假的，对虚假的外境产生实执，产生实有。“分别影事”，随着这样的外境，自己产生种种的分别念。如梦如幻或者是如影像般的这个外境，随着——这是白色，这是黄色，这是漂亮，这就是丑陋等等产生各种各样的分别念，随着外境的这种攀缘，产生种种的分别念。
我们的失去了这个妄心以后，一直在这个轮回当中这样地纠缠或者是这样的流转。
今日开悟，
今日依靠佛陀的开导，
如失乳儿，忽遇慈母。
就像是失去乳汁的婴儿，突然遇到了自己慈悲的母亲，那肯定很开心的。
我们也是遇到上师特别特别殊胜的教言的时候，确实是像失去母亲的孩子最后已经回到了母亲的怀抱当中那样的，特别的有感受的。
所以当时阿难尊者的话，虽然这是一种显宗的直指方法，但确实这个《楞严经》是很深的，一直是讲这个心，这个本性，就是心的本性。所以今天的话，开悟就像漂泊的婴儿回到了慈悲的母亲的怀抱当中一样的。
合掌礼佛，
然后阿难尊者特别的感恩，他就合掌礼佛。因为得到这个法之后特别的感谢，然后礼佛。
这里面可能翻译的原因，藏文当中翻译的有些词比较清楚。他就开始祈求，祈求什么呢？
愿闻如来
我愿意听如来的教导。他再次的感谢，但也他不断地求法。
显出身心真妄虚实，现前生灭与不生灭二发明性。
“显出身心”，因为阿难他刚才也是身心泰然的，他自己“显出身心”，有恭敬心的，有欢喜心的，我们这个身体的姿态也好，内心的表情也好，显出一个特别泰然的这样的一种姿态。然后求什么样的法呢？让佛陀把这个道理，就是真和妄，虚和实，现前生灭，还有不生灭，这些两种的这个“发明性”。
这个发明性，有一点，有些地方不是很好懂的。但意思就是说，他请求如来，他自己带着特别泰然的身心，然后祈愿佛陀给我们讲。讲什么呢？就是真和妄。真和妄一般是胜义谛和世俗谛。真是胜义谛，妄是世俗谛。然后虚和实，在我们世俗当中的话，有些也是虚妄的，如梦如幻一样的；有些是实有的，名言当中的一些起功用的这些。还有就是现前的生和灭，就是世俗当中的生和灭，胜义谛当中就是不生不灭。
这两种发明性，发明性，蕅益大师他也觉得发明是一种动词，意思就是说他明了、明说刚才两种法，胜义法和世俗法，不生不灭，生灭，应该明示两种心的法。因为前面的真和妄也是相反的，虚和实也是相反的，生灭和不生灭也是。意思就是说，阿难希望佛陀能不能给我们多讲一些胜义、世俗；虚和妄、或者是生和灭、不生不灭。意思归纳起来的话，阿难就是说佛陀您给我们多讲一下胜义谛和世俗谛，或者说凡是对立的，就是二元对立的这些法，能不能给我们多讲一下。他就开始请求这样的道理。
在这个时候，佛陀还没有来得及给阿难说，波斯匿王就来了。那国王来了肯定阿难很害怕的，他毕竟是一个小僧人。
波斯匿王，有时候我们讲经也好，或者学经典，好像是我们到了2500多年前的场合，我们在现场的感觉，可能如果我们身心都比较投入的话，好像我们自己也是在看阿难和佛陀两个在辩论。
阿难还没有说完的时候，波斯匿王——现在演的波斯匿王就很那个——很庄严的一个国王。波斯匿王前面迎请佛陀，跟佛陀同年同月同日生，很有福报的一个国王，跟佛陀同岁，这么一个国王。他也叫做月光王，有些大乘经典里面说他的境界是很高的，四地菩萨还是什么的。
时，波斯匿王起立白佛：
当时波斯匿王起立白佛。他就开始站起来了，然后白佛言。
“我昔未承诸佛诲敕，见迦旃延、毗罗胝子
他说：“我以前没有接触到佛法，没有接受佛的教诲之前，就见了迦旃延。”
迦旃延不是佛陀四大弟子里面的迦旃延，应该是外道里面的迦旃延。波斯匿王以前依止外道，迦旃延，还有一个叫“毗罗胝子”，是六本师[footnoteRef:6]当中的两个。他以前是遇到外道的大师。 [6:  又作外道六师。古印度佛陀时代，中印度（恒河中流一带）势力较大之六种外道。外道，系以佛教立场而言，实为当时反对婆罗门思想之自由思想家，而在一般民众社会中所流行之思想体系。凡六种，即：
(一)珊阇耶毗罗胝子，怀疑论者。不承认认知有普遍之正确性，而主张不可知论，且认为道不须修，经八万劫自然而得。
(二)阿耆多翅舍钦婆罗，唯物论、快乐论者。否认因果论，乃路伽耶派之先驱。
(三)末伽梨拘舍梨，宿命论之自然论者。主张苦乐不由因缘，而惟为自然产生。系阿耆毗伽派之主导者。
(四)富兰那迦叶，无道德论者。否认善、恶之业报。
(五)迦罗鸠驮迦旃延，无因论之感觉论者。认为地、水、火、风、空、苦乐、灵魂为独立之要素。
(六)尼乾陀若提子，耆那教之创始人。主张苦乐、罪福等皆由前世所造，必应偿之，并非今世行道所能断者。
以上(三)、(四)、(五)属阿耆毗伽派，与(六)均属于苦行主义派；又除(一)之外，余均站在唯物论之立场，主张聚积说。［杂阿含经卷四十三、中阿含卷五十七箭毛经、增一阿含经卷三十二、卷三十七、四分律卷五十一、有部毗奈耶破僧事卷二、有部毗奈耶出家事卷一、大智度论卷四十二、注维摩诘经卷三、百论疏卷上之中、摩诃止观卷十上、印度哲学研究第二］] 

咸言：‘此身死后断灭，名为涅槃。’
“那些外道他们都通通的说：‘我们这个身心离开以后的话，实际上是已经断灭，这个断灭称之为涅槃。’”
其实现在也有，印度教里面很多的，身心离开以后，名称叫做是涅槃，但实际上身体已经入于，入于什么呢？入于地水火风，然后心就是入于虚空当中，这个就叫做涅槃，他们现在也是这样认为的。
然后后来波斯匿王他遇到佛法。
我虽值佛，今犹狐疑，
他说：“我后来遇到佛法，当然这个佛法的话，我还是觉得有些地方，有一些顾虑有一些疑问，有一些怀疑。”
云何发挥证知此心不生灭地？
他就开始问佛陀，跟阿难的这个问题，就是胜义谛和世俗谛，二谛方面的。然后波斯匿王的话，他也问的比较相同。他说：“那您能不能‘发挥’？能不能给我开示、揭示？揭示什么呢？就是‘证知此心’，要认识到这个心的话，那怎么是不生不灭的境地。
他可能问的是更那个——不生不灭，我看那个问的好？阿难问的好，还是波斯匿王问的好？
了知此心不生不灭……,是不是问如来藏。
其实那个时候的佛陀、国王很好，现在全世界的很多国王都是什么核武器、什么生化武器、天天都是的这些方面的问题。
今此大众诸有漏者，咸皆愿闻。”
他说：“不仅是我，现在我们今天在座的大众，好多凡夫人、好多有漏者。”
藏文里面翻译成有漏者是凡夫人，有漏者也可以叫凡夫人。所有的这些凡夫人，波斯匿王可能他自己当做是凡夫人，其他什么阿罗汉、文殊菩萨这些的话就不用听这些，所以他说我们这些凡夫人还是要想听佛陀给我们进行解释。
这个时候呢，你看佛就不管阿难尊者了，虽然他也问问题了，但是佛陀比较重视大王。
佛告大王：“汝身现在，今复问汝：
“你现在这个身相，我问你：你现在作为国王身份的话，我今天也是再次的问你。”
本来佛陀应该是给他直接传法的，但是他这个传法方式是比较特殊的。波斯匿王问的时候，佛陀反问波斯匿王：你现在的身为国王，波斯匿王，那我现在问您一些问题，问什么呢？
汝此肉身，为同金刚常住不朽？为复变坏？”
我问你一个问题，现在经常这样说。问什么问题呢？“你的这个肉身，波斯匿王你的这个肉身像金刚一样，一直常住不朽、不坏，就是不会坏灭的吗？还是会坏灭的？”
佛陀故意问国王。其实我们也有时候，世间上的国王也好，领导也好，如果他们来问你的时候，比如说问你：“你是哪里的人呢？你有没有身份证？”这样的时候，你就问：“我先问你，你的身体是不是金刚身？”那他就气坏了，肯定。
“世尊，我今此身，终从变灭。”
这个时候，国王说：“世尊啊，佛陀啊，你老人家肯定知道的，我的这个身体的话终究都是坏灭的、无常的。”
这个是没什么说的。因为国王他以前是学外道的，大家都知道波斯匿王是学外道的，但是后来他是特别了不起的一个法王，也是释迦牟尼佛的好朋友。
然后他说终究我的这个身体，肯定是坏灭的。他无常观的还是可以的，不错的。
佛言：“大王，汝未曾灭，云何知灭？”
佛陀说：“国王啊，你想一想，你也没有死过，你怎么知道自己是会灭的，你这个身体是坏灭的，你也没有死过，你怎么知道？”
佛陀应该是明知故问。然后这个时候，你看这里注意没有？国王回答。
“世尊，我此无常变坏之身，虽未曾灭，
“我的这个无常的、变坏的身体，虽然我这一辈子当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死过。”
确实也是我到目前为止没有死过。
我观现前，念念迁谢，新新不住，如火成灰，渐渐销殒，殒亡不息，决知此身当从灭尽。”
这是国王的见解。他说：“虽然我还没有死，但是我观察的话，我的这个前前的念头产生后后的念头。然后前前的念头，可以说是旧了；新新的念头，它也不住的。那这样的前前后后的、生生灭灭的，这样的，用我的心念来观察的话，那最后就是‘如火成灰’，就像火烧了以后，变成灰一样，渐渐、渐渐地全部都是消亡的。‘殒亡不息’那这个非常明确的，是无常的，一刹那也是不可能停留的，最终的话一定会是死的。”
所以在这里，国王他自己对佛陀有一个，怎么讲？自己的一种无常的见解，就像《大般涅槃经》当中也是说：“过去与未来，及以今现在，无有诸众生，不归无常者。”过去也好，未来也好，现在也好，凡是所有的众生没有一个不归无常的。
这也是我们佛教当中基本的观点。我们有时候也是看历史也好，看很多时事的时候，过去的这些人呢，也是为了生存而奋斗，现在也是这样的，但未来也是这样的，都是、其实是离不开这个无常的，这个应该是《涅槃经》里面讲的。
然后《解忧经》，《解忧经》，我看当时大圆满翻译的时候，就是叫《解忧书》，当时在藏文当中一直没有找到，但是现在汉文的大藏经里面，跟这个教证比较相同的，应该是一样的。可能当时藏文的译本有点不同的，说：“大地及天上，三界与四生，未曾得见闻，不受无常者[footnoteRef:7]。”在我们这个大地上，或者是天上，所有的三界四生的众生，没有一个见到他是不是无常的、没有一个听到他不是无常的。 [7:  大正藏第17册，No.0804，第0749，《佛说解忧经》，西天译经三藏朝散大夫鸿胪卿传教大师臣法天奉诏译。] 

确实是从自古以来，帝王将相也好，高僧大德也好，所有的这些人，其他的动物的话，来到这个世界都是无常的。
所以在这里，国王在佛陀面前也是讲到，不管怎么样，我虽然现在还没有出现无常，但是，全是生生灭灭的，全是“新新不住，如火成灰”。最后的话，你看我们的所有的身体也好，所有的这些住处也好，所有的一切一切，到最后的时候肯定会示现无常的，这个没有什么说的。
国王在这里讲了一个无常的时候，
佛言：“如是， 
佛陀又认可了国王。他的这个无常观点，佛陀也说是这样的。
确实也是，这种无常观点的话，我们现在世间的一些理论当中，真的没有。所以有时候看到世间人的时候，的确是有点觉得可怜。本来是无常的这个身体，无常的这个地位，无常的这个名声，无常的一切的一切的话，世间人为什么是那么那么地去执着，那么那么的去奋斗。
其实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无常的、显而无自性的这个世界，也没有必要特别的去实执，这样的。
然后佛陀又继续。下面这一段我们讲完了以后可以吧？再讲一段。
这是刚才第一个问题，它的身体是不是坏灭，这个讲了。然后接下来佛陀跟大王说是你的年龄怎么样？佛陀明明知道跟他同岁，但是还是要问他，所以有些时候问一问也是有必要的。
大王，汝今生龄已从衰老，颜貌何如童子之时？”
他说你的这个“生龄”，你的这个年龄的话，现在要已经进入衰老了。他应该是62岁，下面我记得会讲的，今天的我没有去看下面的，但应该这样的。
“因为你现在的话已经趋向衰老，那你的颜貌、你的真正的身相，这些是不是跟你的童年比较相同？”
这个问题都比较简单，国王肯定说是不，我现在老的肯定不行了，肯定会说的。
国王怎么回答呢？
“世尊，我昔孩孺，肤腠润泽；
他说：“世尊啊，我现在完全是不同的。我以前孩童时代的时候，我的整个皮肤、我的整个肤色的话又红润又滋润。”特别的这种，怎么讲？就是特别的好看，就是很好。
年至长成，血气充满；
“然后我成年、壮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应该是身强力壮，这个时候气血充满，气血特别的充沛，精神也是很充沛的。”就是非常好的。
波斯匿王肯定是，现在演的有一些里面的话，确实也是他在壮年，一般是二十岁到三十岁左右。那个时候，其实每个人在那个时候，确实风华正茂，应该特别各方面的身体的，力气也好，外面的气色也好，各方面都特别不错的。
而今颓龄，迫于衰耄，
“如今已经到老的这种年龄，已经迫于衰老，迫于一种衰老。”
大概可能六七十岁的话那就是一种衰老的状态。
形色枯悴，精神昏昧，
“我的整个形色的话，那就是干枯，憔悴，就是干巴巴。”
人已经老了以后的话，里面的整个精血，很多都慢慢地干了，脸上的脸颊也就鼓起来了。看到以前自己的照片，然后现在镜子里面一看的时候，没有修无常的人很痛苦。只有眼泪，到了老了以后的话，眼泪也没有，只有眼睛眨一眨。因为现在很多人特别留恋自己的青春，这样的话，有些人一直是自己好看一点的，不过现在还可以的，现在可以美颜，一些老年人美颜的话也看起来还不错的。
然后精神，“精神也是比较没有活力了，糊里糊涂的。”确实忘得也是特别快的，记性也不好。再加上什么思维的话，那就是没有什么逻辑性。这个我们一般到了我们这个，你看我也跟波斯匿王年龄差不多的，为什么我们今天诸位是这样的，也是有原因的。
发白面皱， 
“白发苍苍，满脸皱纹。”
逮将不久，
“那不久的将来，那就是肯定要往生清净的刹土，或者是怎么样。”
所以当时国王的话，他把整个自己的从少年的时候、壮年的时候，成年或者说是老年的整个过程，叙述了一遍。
如何见比充盛之时？”
“怎么会跟年轻时候相比较呢？”
老啦，老啦，现在啥都已经老完啦，没有什么啦，就像米拉日巴道歌里面所讲的一样的[footnoteRef:8]，老了以后，起来的时候都是要一直，就是用非常的这种力气站起来。这个也是一个自然的规律。但是我们希望我们人老了以后，大家也不要伤心，应该心可以坦然的，也许可能依靠这样的这种衰老的话，自己有什么？就是自己有一种觉悟。 [8:  《大圆满前行》庚二、老苦：米拉日巴尊者说：“拔出牧桩之起式，悄捉小鸟之走式，重物落地之坐式，倘若具足此三时，祖母身衰心意败。”] 

我是这样想的，不管你老也好，年轻也好，凡是今生当中唯一的遇到这个佛法如意宝，这个是真的很重要的。
如果我们没有遇到佛法如意宝，就像现在世间人一样的，一直在等死，一直这样等死的话，那这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
我们至少是自己有一点信仰，拿着念珠，这样的话，都是挺好的。我看我那天想我们周围的这些人会不会在上课的时候给我的印象不好，这样的。但是毕竟他们呆了那么多年在学院，所以大家好像都是一个老修行人一样的，都还是很专注的，带有一种信心、智慧、正知正念，所以我也还是充满信心。虽然我们都不如以前了，现在已经跟波斯匿王，应该佛陀也是当年讲这部经也是62岁。
所以说像大慈大悲的佛陀都是有这样的一种年龄衰老的现象，波斯匿王都有这样的话，那我们世间的一般的这个区区小人，有这样的衰老、有这样的无常，越来越难看，越来越就是不悦意，别人也是经常讨厌你，这个我们应该值得接受的。
所以说，今天我们看到波斯匿王，我们很多人也是同样的一种状况，但是内心应该充满欢喜心，也是特别感恩传承祖师们，然后对我们带来这样的一种因缘。这个因缘确实是很难得的，也希望每个人把这个因缘，乃至生生世世不要失去。确实要像盲人抓到大象的尾巴一样的，一直精进的跟着善知识们前往解脱之道。这是非常重要的。
好，今天讲到这里。
